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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行动控制风格在情绪与工作记忆广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方法：从长春市某高校选取 120 名大一
学生，采用 2*3 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影片进行情绪诱导（积极情绪、中性情绪、消极情绪），研究在不同情绪条件下，
行动控制风格对情绪与工作记忆广度之间的影响。 结果：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大学生工作记忆广度在三种情绪

（积极、中性、消极）条件下无显著差异（P>0.05）；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大学生在三种情绪条件下工作记忆广度具
有显著差异(P<0.001)；在消极情绪下，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大学生工作记忆广度显著高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
格。 结论：行动控制风格在情绪与工作记忆广度之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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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to working memory spa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ction
control. Methods: 2*3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he film to induce emotions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鄄
tive) were used to 120 freshmen from a university in Changchun. Results: In three conditions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鄄
tive emotion), action oriented students’ working memory span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State oriented stu鄄
dents’ working memory span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ree conditions (P<0.001). Especially, compared with the ac鄄
tion oriented students, the influences of the negative emotion to state oriented students’ working memory spans were sig鄄
nificant. Conclusion: Action control is the moderator between emotion and working memory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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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控制即指“意志”，国外关于行动控制的研
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德国心理学家 Kuhl
为主要代表。 他将意志看作是一系列的行动控制过
程(action control)，认为在我们执行目标的过程中，会
遭遇各种各样的干扰（例如失败或威胁），为了确保
目标的达成必须排除这些干扰， 而排除干扰的过程
就是行动控制。 Kuhl[1]认为，个体在行动控制上具有
差异性，在个人特质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下，
个体会以主动或被动的过程来执行行动控制， 因而
会产生不同的行动处理风格， 即行动取向行动控制
风格 (action-oriented) 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
(state-oriented)。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能够
调节认知、情感和行为来完成意志行动，有助于提高

个体的意志功能，并通过动机维持系统的启动，来促

进个体行动意向的设定与保护， 因而行动取向行动

控制风格的个体倾向于采用主动的行动控制模式，

也会应用较多的行动控制策略来维护行动意向；而

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控制模式将焦点集中于状

态上，个体将行动过程聚焦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状
态上，花太多的时间去反刍过去的失败经验，这种静
态的行动控制模式不利于个体意向的执行[2，3]。
国外关于行动控制的研究， 非常关注于行动控

制调节作用的探讨。 Kuhl[4]研究发现，当个体经历失
败的时候， 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在认知任
务上的表现会下降，并报告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而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则没有因失败而带来

不利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Kuhl[2，3]同样发现，状态
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不能进行自我调节， 他们
倾向于不断的反思消极生活事件；Burnstein[5]的研究

表明，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在工作失败后仍能保

持情绪稳定，也可尝试改变不同的解决策略，但状态

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在面对失败时， 容易产生负面

的情绪反应，对自己失去信心，不会尝试其他的解决

策略；Allemand[6]的研究发现，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

格是神经质与宽恕之间的中介变量， 即行动取向行
动控制风格的个体能够对消极情绪进行自我调节，
从而更容易表现宽恕行为。 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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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能够对外显的情
绪进行自我调节。 而 Jostmann[7]研究进一步发现，行
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也能够对内隐的消极情

绪进行自我调节。
综上所述， 目前国外关于行动控制调节作用的

研究， 分别探讨了行动控制对认知任务的调节作用
以及由此带来的情绪影响； 失败情境下行动控制对
情绪的调节作用。 而行动控制在情绪与认知过程中
的调节作用则尚待深入分析。 由于情绪与认知之间
密切相关， 情绪会对个体的认知水平造成不同的影
响。 Eills[8]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会降低工作记忆的功
能。 因此， 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行动控制风格在
不同情绪状态与工作记忆广度之间的调节作用，进
一步了解意志在情绪与认知水平之间的影响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长春市某高校大一学生 120 人，男 67 人，女 53

人。 平均年龄为 19±2岁。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剔
除无效数据后，积极情绪 36 人，消极情绪 34 人，中
性情绪 26人，共 96人。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 2*3被试间研究设计， 自变量为行

动控制风格与情绪状态， 行动控制风格分为行动取
向行动控制风格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 为被试
间变量。 情绪状态是通过电影片段诱导被试进入某
一情绪状态， 分为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以及中性情
绪，也为被试间变量。 因变量为工作记忆广度。
1.3 实验材料
1.3.1 行动控制量表 采用 Kuhl 编制的行动控制量
表（ACS-90），该量表有三个维度，即失败、决定与表
现维度。 失败维度是测量被试面对失败经验或与成
就无关的不愉快经验时， 是否会不断的反刍这些失
败经验； 决定维度测量被试面对需要做决定或启动
决定时，是否犹豫不决；而表现维度是测量被试经历
成功的经验后，是否能保持成功经验的感受，杜绝其
他行动意向的干扰。 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探索性
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 结果显
示，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失败、
决定、表现，其中失败与决定维度各 11题，表现维度
5 题，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62.34%。 该量表内部一致
性信度为 0.852；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模型与实际
数据拟合良好。 由于本文是研究行动控制风格对情
绪的调节， 因而只选择失败维度作为区分行动取向

行动控制风格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标准。 该
分量表含 11 题，每题的题干均为具体的情境，要求
被试在两个反应选项中做出选择。例如：当一件有价
值的东西弄丢了，哪里也找不到时：A．我会不断的想
这件事情；B．我会很快忘记这件事情。量表的计分方
式为行动取向计 1分，状态取向计 0分，最后计算每
个被试的总分。 如果总分高于 6分（包括 6分）则为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 反之为状态取向行动控制
风格。 行动控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4。
1.3.2 情绪自评量表 情绪自评量表由两道题目组
成，第一题要求被试评价目前的情绪属于哪一种。题
目中有：愉快、平静、恐惧，要求被试选择一个与自己
最相符的。第二个题目是这种情绪的强度。采用等级
计分法，分为 5个等级，从 0到 4，逐渐增加。
1.3.3 工作记忆广度 本研究采用 Turner 和 Engle
等人[9]开发的运算-词汇广度测验。 测验的理论依据
是工作记忆广度的加工与贮存双功能模型 [10]，要求
被试在判断算式正确与否的同时记住算式后面的词

汇。其中判断部分属于心算加工内容，词汇属于贮存
内容。 如“2*1+6=7 列车”。 这些算式是从 Cantor 和
Engle[11]的研究中所选取，正确与错误的算式各占一
半。词语是选择现代汉语双频字典中的高频词。全部
工作记忆广度任务包含 60 项运算-词汇任务，这些
任务分为 5 种组合，依次为 2、3、4、5、6，每种组合连
续呈现 3次。 这样全部测验需要被试回忆 15 次，要
求回忆词汇的数目依次为 2、2、2；3、3、3；4、4、4；5、
5、5；6、6、6。 被试 15次正确回忆的词汇总数作为工
作记忆广度的成绩，范围为 0-60 分。 工作记忆广度
的测试在电脑上运行，通过 E-Prime1.0 进行编程。
1.3.4 用于启动情绪的短片 为了确保影片诱导被
试情绪的有效性，选择了贾静[12]、孟召兰[13]、李芳[14]研

究所用的情绪诱导材料， 积极情绪的电影片段包括
摩登时代、憨豆先生，中性电影片段包括企鹅日记，
动物世界；消极情绪的电影片段包括我的兄弟姐妹、
黑太阳。 在正式实验之前，选取 120 名大一学生，将
其分为 6组，每组 20 人，分别观看这 6部片段，并在
观看这些影片的前后填写情绪自评量表。 最后计算
每个影片的总分，分别在积极、消极、中性影片中选
择分数较高的作为正式实验所用的材料， 最终确定
积极影片为憨豆先生、 消极影片黑太阳以及中性影
片企鹅日记， 时间长度分别为 4 分 16 秒，3 分 58
秒，4分 12秒。
1.4 实验程序
第一步：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告诉他整个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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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让其对实验的过程有所了解。随后填写行动控
制量表与情绪自评量表。第二步：被试在电脑面前坐
好，戴好耳机，观看电影片段。影片结束后，填写情绪
自评量表。第三步：进行工作记忆广度测验。 操作步
骤是： 屏幕上将出现一个算式， 算式后跟着一个词
语。算式的结果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 要求被试出
声读出算式和后面的词语， 并判断算式的结果是否
正确。 如果正确，则用左手按 J 键，错误则用右手按
L键。在按键的同时要记住后面的词语。每个算式呈
现的时间为 5s。 5s后算式将消失，出现新的算式，被
试继续做出判断，直至屏幕上出现“？？？ ”的时候，需
要在纸上写出先前所记忆的词语。 回忆的时候尽量
按顺序进行，如果实在不能按顺序进行，能回忆几个
就写几个。 最后被试正确回忆出来的词语的总数作
为此测验的成绩。

2 结 果

2.1 情绪诱导调查
将 120 名被试分为三组，每组 40 人，分别进行

积极、消极以及中性情绪的诱导，剔除无效数据后，
剩下被试 96人，被试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分布情况

注：单位为人数

表 2 不同情绪状态下，行动取向、
状态取向工作记忆广度的差异

注：*P<0.05，**P<0.01，***P<0.001

2.2 工作记忆广度的差异比较
分别对三种情绪状态下，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

格者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的工作记忆广度进

行分析发现，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在三种
情绪状态下，工作记忆广度无显著差异，F（2，49）=
1.635，P>0.05。 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在三
种情绪状态下 ， 工作记忆广度具有显著差异 ，F
（2，41）=18.462，P<0.001，且积极情绪>中性情绪>消
极情绪。 见表 2。

2.3 行动控制风格、情绪对工作记忆的方差分析
将情绪诱导、行动控制风格作为自变量，工作记

忆广度作为因变量， 进行 3*2的方差分析， 结果发
现，情绪与行动控制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F（2，90）
=8.154，P<0.01。
由于情绪与行动控制风格是分类变量，温忠

麟 [15]，李艾 [16]等指出，当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二者
交互作用显著时，则可以认为存在调节效应，即行动
控制风格对情绪的调节作用存在。 通过简单效应检
验进一步分析调节作用的存在情况发现， 在积极情
绪条件下，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与状态取向行
动控制风格者的工作记忆广度无显著差异 ，t=-
0.564，P>0.05。 中性情绪条件下，行动取向行动控制
风格者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的工作记忆广度

无显著差异，t=-0.419，P>0.05。 在消极情绪条件下，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

者的工作记忆广度有显著差异，t=4.431，P<0.001。结
果见表 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行动控制风格对情绪
的调节效应存在于对消极情绪的调节， 即行动取向
行动控制风格者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相比，
在消极情境下， 能够对情绪进行自我调节来维持良
好的认知水平。

3 讨 论

从表 2可以看出，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在
积极、 中性与消极情绪下工作记忆广度之间没有显
著的差异， 而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在三种情绪
条件下出现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消极情绪条件下，显
著地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记忆广度水平。由此可知，两
种不同取向的大学生在面临不同的情绪诱导后，对
其工作记忆广度的影响有所不同， 行动取向行动控
制风格者不受情绪的影响， 而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
格者，情绪对其工作记忆广度有显著影响，即状态取
向的个体容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符
合 Kuhl[2，3]的行动控制理论，他指出行动取向行动控
制风格的个体对消极情绪有低水平反应， 不易受压
力的影响； 而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在面临
压力或负性情绪的时候， 会不断地沉浸在负性的消
极情绪中，减少了他们的认知资源。为了进一步研究
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

者的差异，Kuhl[17]提出了人格的 PSI（personality sys鄄
tem interaction）理论，该理论指出，行动取向行动控
制风格的个体能够激活中央执行系统， 促进情感调
节并完成与目标相关的行动， 而状态取向行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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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个体， 中央执行系统的功能与情感调节被抑
制了。
本研究结果发现行动控制风格与情绪的交互作

用显著，行动控制风格具有调节效应[18]。进行简单效
应检验，在积极情绪、中性情绪条件下，行动取向行
动控制风格者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者的工作记

忆广度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在消极情绪条件下，二者
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得出，行动控制风格对情绪的调
节效应在消极情绪下有所体现。据 Kuhl[17]指出，在消
极情绪的条件下， 才能激发行动取向行动控制风格
与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调节功能， 他们能够有
效地对负性情绪进行调节而不影响随后的行动 。
Rholes 等 [19]关于行动控制的研究中指出，行动取向
行动控制风格的个体能够调节由消极生活事件所引

起的消极情感， 他们能够在面临失败或挫折时继续
前进。 Baumann[20]诱导被试产生消极情绪，随后进行
内隐字词判断任务， 发现状态取向行动控制风格的
个体维持着高水平的消极情绪体验， 这种体验显著
降低了对字词一致性的判断水平， 而行动取向行动
控制风格则未能表现出此种趋势。 此外， 国外的其
他相关研究[21，22]也支持了本实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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